[image: image1.jpg]



女儿： 

你好！爸爸很久没有与你联系了，不知你近况如何？甚念。 

自你妈因炼法轮功于去年9月26日被抓以来，已有七个月了，在这段日子里，爸爸是坐卧不安、彻夜难眠，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。爸爸虽经历过二十四年的部队锻炼，但也经受不起这种老来失妻的打击，因为这种打击不是正常的，而是人为造成的。你知道爸爸本也不相信法轮功，但自从那次在外地和你妈一起在半夜里遭遇到的车祸（你妈从大卡车的挡风玻璃处甩出去几十米远，而且是甩到马路对面，当场昏了过去，但只有些皮外伤，没吃一口药就自然而然的好了。而我也只是撞昏过去一会儿就醒了。）我就有些相信了你妈的话。再说你妈以前的一身病痛到医院怎么看都没好，炼了法轮功后不久就彻底好了。真是神了。因此，爸爸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确有治病、修身的功效了。 

炼功健身，从古至今比比皆是。可如今，由于某些当权者的妒忌，把一个好端端的群众健身运动给扼杀了。我虽不炼此功，但我认为：炼功健身是人身自由，信者为，不信者不为。而我所接触到的那些炼法轮功的人大都上了年纪，而有些确实是炼法轮功后才把病给治好的，所以他们非常信法轮功，而且他们都是好人、是善良的人。你妈和那些人一样炼功修身，只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当权者怎么可以这样忍心对他们施淫威、搞打压，我真想不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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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等待的漫长日子里，看不到你妈，也没你妈的任何消息，我等啊等，度日如年，夜思日盼，终于在4月2日盼来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女人打来的，她说：“你是某某某的爱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你是谁？”她说：“我是她的律师。”我问她：“你是她聘请的吗？”她说她是法院指派的。接着她说：“今天上午9点要对她一审开庭了，你能不能来参加？”（她打来时已经8：45分左右了）。我说怎么已经快开庭了你才通知我，她说她昨天忘了。我说我现在赶过来要一个小时左右。她说：“你赶来已经来不及了，不过这次不来没关系，等下次宣判时我再通知你。”我一听就说：“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这样做也太不负责任了，这样的大事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就带过了，你们把公民的权利也太不当回事了吧！”她听我这么讲就说，“你不要发火嘛”。接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这简直把我给气坏了。连话也不给我说完，执法机关竟然有这样的律师，真不可思议。执法机关不讲法律程序，肆意执法，滥用执法权，随意剥夺公民应有的权利。但我也无可奈何，只有生闷气的份。只有耐心等待下一个电话或通知。但直至今日也没有你妈任何的书面消息。 

四月十一日有三名警察来到我家，一名是派出所的，另二名是公安分局的，说是专门来看望我的。其中有一名警察称他姓陈，是公安分局的，他问我你妈的情况。我说我没有她任何的信息，也无法见到她。他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，你没有接到她的判决通知书吗？”我说我还在等她的律师给我审判的通知呢。于是我把上次电话的事跟他们说了一遍。他们听了感到有点意外，他们说：“这样的大事怎么会忘了通知呢？”并说：“你不要等了，抽个时间去看看她吧，据我了解她已经判了三年了。”我听了这话更感到惊奇，因我从来就没收到过任何通知啊！但又不得不相信，因为消息的来源可是警察那里，他们应该不会瞎说吧！当时我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，那个女律师到底有没有责任感，对不对不得起她的职业道德？警察接着说：“判决结果应该通知家属的呀，难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实？”于是姓陈的警察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抽个时间到公安分局去了解一下，确定后，我再打电话告诉你。”
四月十四日，陈警察来电说：“经我了解，某某某确实被判了三年。”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很愤怒，公安分局怎么可以这样肆意践踏法律，目无王法，这样做和私自判刑有什么两样？这样做损害了执法的真实性，人民丧失了对执法机关的信任，也就是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。你妈妈不是孤独一人，她有丈夫、有子女。而她的丈夫和孩子在她被审判时连看她一眼的权利也给剥夺了，连审判的结果也是别人转告的，而不是我们亲自听到的。后来我在电话里对陈警察说：“我七、八岁时（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的年代），有人告发我爸爸是新四军的地下联络员，他被捕了，在开庭审判我爸爸时，当时的执法机关还是提前三天通知我妈妈到庭的，而现在执法机关的执法难道还……”说到这里陈警察也笑起来了。我说你不要笑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请你给我作证，我对执法机关的执法很怀疑，也很心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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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，你妈的事已经这样，可我又能向谁去喊冤叫屈呢？气候寒冷，冷得我浑身发抖，但再怎么冷也比不上我的心冷。只有与你谈谈你妈的事才感到稍微暖和些。你妈是个善良、心慈的老人，不知她在狱中怎么样了？但不要紧，俗话说好人有好报，相信你妈会自己照顾自己的，你也不必太为你妈担心。自己一人在外也多注意保重身体，好了，晚了，我也要睡了，就谈在这里吧！再见！ 

祝一切顺利、万事如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爸爸

我与爸爸妈妈隔着太平洋，隔海相望的日子，太平洋只是一颗眼泪，有分别却没有离愁。海鸥天天捎着风信子的花香，倚在老房子的窗前，诉说着我的心情故事。
偶尔，爸爸会抬头望望白云，上面有几缕涂抹，那是我的家书，妈妈会停下来嗅嗅花香，有几份熟悉，那是我从没有迟到的问候。

潮涨潮回，日出日落，太平洋那么宽，她连接了黑夜与白天，她连接了西方与东方，然而宽宽的太平洋，却隔不断我们的心，我们彼此的思念，日日相聚。再远的距离，也不过是一张机票，一个电话，一张生日卡。分别的日子越久，见面的日子越近，在我们彼此的思念中，太平洋只是一个忠实的观众。

然而夏夜的一个傍晚，黑云压城，太平洋波浪冲天，海鸥再也飞不过天堑，我的心遗失在临海的悬崖, 不想回来。日夜寻觅的眼光，在黑夜与暴雨中，遥望着家乡的方向。然而再也没有了去时的路, 也找不到挂念的人。泪雨纷飞，纷飞的思念，落进了深深的太平洋。

在海的那一面，那一块古老的土地上，一切的变化发生的那么快， 一夜之间，爸爸妈妈被铁门挡到了世界的另一面。

那是监狱的铁门，窄窄的铁门，却宽过了太平洋。

我从此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盼不到我深爱的双亲。

爸爸是一位物理教授，却通晓琴棋书画，他天性豁达善良，别人的困难总是他自家的事，像极了“射雕英雄传”中的郭靖，是我心中的大侠，妈妈独爱吟诗赋词，性情豪爽，一双巧手变换无数腐朽为神奇，是我心目中的才女，爸爸妈妈就像是一对神仙眷属，早已年过半百却依然享有童真的快乐和成熟的悠然。 在这个无比宽松温馨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和他们似朋友多过儿女。正如一首歌中唱的, 我们快乐着彼此的快乐。即使八年前我来到了纽约, 我们一家仍然是天涯如咫尺。

不久, 爸爸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, 他们惊讶于修炼的博大精深, 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, 他们更加向往遵循真善忍的人生,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, 爸爸妈妈在人生路上再一次携手, 决心永远修下去。我一度诧异于他们的转变, 一边也悄悄研究起法轮功,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, 原来是如此美好的功法, 不但祛病健身, 还可以净化心灵, 不知不觉中, 一个人从里到外都变得美丽年轻! 我们的心又一次越过了宽宽的太平洋，溶在了一起。

那段短暂的日子是我们生命长河中美丽的回忆, 爸爸妈妈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 照片上他们年轻了，也更加爱笑了，他们的心向所有的人敞开, 竭尽所能的帮助着认识与不认识的人, 爸爸妈妈学会了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 所以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, 我们的家庭也越来越大了, 太平洋上空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, 每一次电话中的快乐都让我感觉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怀抱， 再也没有因为宽宽的太平洋造成的任何距离。如果还有，太多朋友的关心和爱早已填满了所有的缝隙。我们快乐着每一个人的快乐, 幸福着每一个人的幸福。

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太短暂, 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, 我几乎是立刻就失去了爸爸妈妈的消息。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心急如焚, 太平洋蓦地高如天堑, 电话被卡断, 信件无法到达, 只有在那时， 我才发觉, 原来我们是在两个世界里, 那块古老的土地, 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, 离我那么远, 那么远。

后来辗转得知, 爸爸妈妈被抄家, 被拘留数月, 被强化洗脑, 而后一直被监视居住, 24个小时不得自由。一生善良正直的父母想不通, 真善忍怎么可能是错的, 做好人怎么可能是错的, 由于修炼法轮功的身心受益, 滴水之恩, 当涌泉相报, 他们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作任何事, 他们更不愿意去造谣诬陷以换取自己的自由, 因此,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。在2000年秋天, 万般无奈中，他们离家出走, 流离失所, 2001年1月1日被捕, 4月双双被秘密判刑3年。

苦苦地等待，我终于得到了爸爸妈妈的消息, 没想到却是他们身陷囹圄, 铁窗度日, 从此我与爸爸妈妈天各一方。

长期的身心折磨，严重的损害了他们的健康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与强化洗脑天天重复上演，是要洗去父母对返本归真的追求吗？ 还是要摧毁人们心中对正信的向往? 为什么一句真话会有人这么仇恨？

多少次午夜梦回, 我回到了从前,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变化，多少次夜深到天明, 我对着月儿说话, 想象着爸爸妈妈能够听到, 我载不动的思念飞过了太平洋, 却飞不过窄窄的铁门, 只有一颗心, 随着海水起起伏伏。月亮圆了又缺, 缺了又圆, 我们家却再也盼不到团圆.春花秋月,夏荷冬雪, 所有的美丽都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们，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？衣服穿的够不够？脸上的笑容有没有多一点？梦中有没有梦到我的思念？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选择，作为一个高贵的人，在人生心灵的十字路口上， 爸爸妈妈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，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真理的光辉，什么都遮挡不住，即使是黑黑的牢房和深深的铁门。

爸爸妈妈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们的心，有着生生世世的缘分做结， 无论什么也割不断，不论冬季的冷风多么刺骨，黑夜多么漫长，我相信，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和我一起，叫醒更多报春的喜鹊，牵起春风，唤醒沉睡的大地。也许，那一瞬间会来的那么快，那么快, 刹那间，世界就变了模样。

朋友们，有什么比善良更需要呵护, 听从你心中的渴望，和我一起，去敲春天的门吧。

爸爸: 张兴武 被非法关押于山东济南刘长山劳教所 三大队 

妈妈: 刘品杰 被非法关押于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 一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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窄窄的铁门和宽宽的太平洋





文/张霜颖








你妈妈被非法秘密判刑


　我连看她一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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